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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纪事

不是零碎，是精粹

第4941期

1942 年 5 月间，日军对八路军太
行、太岳根据地开始了最大规模的“扫
荡”，目标是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以
及第129师等八路军军政首脑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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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决定采取全新的战法：以小部
队的秘密行动为轴心，大部队进行局部
配合，以求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实施严
密合围；然后在飞机侦察和轰炸的配合
下，地面部队逐渐向心压缩，做到对每
一寸土地的彻底“清剿”。

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的
“小部队”，实际上是一支担负特殊任
务的突击队：从第 36 师团的联队中挑
选出百名士兵，组成精干的突击队，由
益子重雄中尉担任队长，自带干粮雨
衣行囊，执行任务中不许生火做饭，不
得住宿村庄，一律穿便衣或八路军军
装，不许穿日军军服，在完成任务前绝
对不许暴露身份。这支突击队被命名
为“挺进特别杀人队”，对外称“挺身
队”，其任务是对八路军总部实行“捕
捉奇袭”。

5月中旬，岩松义雄从太原抵达长
治，在设立指挥部的同时，大量印制了
彭德怀、左权等人的照片，发给各部队
指挥官、“挺进特别杀人队”队员以及随
队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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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左权得到警卫团的报告：在桐
峪西北的山林里发现一支来路不明、身
穿便服、携带电台的武装队伍，很快就又
去向不明了。通过审问当地的一名伪村
长才得知，这是专门负责捕捉八路军总
部的“益子挺身队”。日军的特工队竟然
到了八路军总部的眼皮底下！左权当即
命令警卫团提高警惕，并迅速向彭德怀
作了报告。彭德怀眼睛瞪得很大，说那
老子就等着他们。左权知道，不到最后
一刻，彭德怀是不会转移的。

接着，各方情报又到了：北线的日
军会合后迅速南下；从长治出动的日军
三千余人也急促推进。日军大规模进
攻的态势已经明了。

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
八路军主力部队大多已在外线，八

路军总部机关庞大，战斗人员很少，就目
前态势看，北方局机关、八路军总部机
关、野战政治部等单位，已经处在了日军
大的合围圈中。彭德怀和左权果断决
策，第二天一早就带领机关向东转移。
左权对机关转移需要准备和注意的问题
一一作了督促和检查，并要求总部警卫
部队掩护机关的转移，总部特务团主动
出击迎敌，绝不能让日军打到家门口。

万籁寂静中，意识到一场殊死战斗
即将到来的左权毫无睡意。桌子上放
着他和妻子刘志兰新婚后不久拍的一
张照片。百团大战前夕，刘志兰带着襁
褓中的女儿左太北去了延安中央研究
院学习，夫妻一别已经 21个月。此时此

刻，左权坐下来写了一封信：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

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

能经常去看她，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

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

你及太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

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

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

里来闹得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

分在三处，假如生活在一块的话，真是

痛快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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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八路军总部开始紧急打
点行装。左权接到第 129 师电报：第
385旅 14团在转移途中遭到日军伏击，
部队损失严重。电报同时催促总部赶
快转移。接着，特务团报告说，他们和
“益子挺身队”接了火，但日军处于居
高临下的位置，因此没能把这股日军
完全歼灭，“益子挺身队”正向麻田方
向流窜。

这之前，北方局机关、野战政治部、
后勤部等，已经分路向麻田以东一带转
移了，准备当日军接近预定合围圈时，
从其缝隙处分散突围而出。彭德怀说，
这是八路军于敌后成功脱险的经验，关
键在于掌握“利害转换线”—“即掌握
敌人在运动中进至最有利于我突围的
位置。敌人分进合击，我突围行动过
早，转不到敌后；突围迟了，敌空隙小，
突不出去。突围成功的保证 ，则在于
八路军情报的及时准确，指挥员的沉着
决断，和队伍成员的勇敢坚定。”然而，
这一次，日军伪装成八路军，作战命令
不准见诸电报或文字，一律通过口头传
达，导致八路军在根据地内外广泛的群
众耳目“一时失灵”。

八路军总部机关必须马上走了。
晚上，彭德怀和左权率领总部机关

人员三百余人，牵着四十多头骡马，撤
离了驻地武军寺村。

彻夜行军至第二天清晨，一个不幸
的消息传来：一直跟踪八路军总部电台
信号的“益子挺身队”，突然袭击了正在
转移的八路军总部后勤部等单位。接
着，侦察情报显示：日军已经尾随彭德
怀和左权一行追了上来。

左权立即留下来指挥警卫连进行
阻击，掩护彭德怀和总部机关人员迅速
撤离。彭德怀一行由于目标太大，被日
军飞机发现并受到袭击，所幸伤亡不
大。但是，当左权率领警卫连追上队伍
时，彭德怀和左权发现他们似乎已经无
路可走了。

5月 24日晚上，彭德怀和左权面临
的情势是：各路日军已在窑门口、青塔、
偏城、南艾铺地区形成合围，只在合围
圈东面的拐儿镇与偏城之间还有大约
三五公里左右的间隙。彭德怀和左权
决定，按照预定计划继续向冀西突围。
但是，偏城以东地势较高，地形复杂，而
青塔、黑龙洞以东是难以通过的险峻山
路，必须先向北经过南艾铺，再绕道窑
门口，才有可能前往冀西。问题是，这
条路他们都很陌生，派出去的侦察参谋
既没有回来也没有消息。事不宜迟，左
权亲自率领参谋人员先行探路。山路
狭窄，路线陌生，半路上又遇到其他突

围部队，队伍因为庞大行动十分迟缓，
一夜只走出二十多里，抵达南艾铺时已
经天亮。

南艾铺村是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家
的小山村，此前反“扫荡”期间八路军
总部曾多次驻扎。村边有一条大山
沟，直通山西与河北省交界处的十字
岭。尽管八路军一部提前到达这里并
开辟了阻击阵地，但 25日拂晓，这个小
山村里却一下子挤进来包括八路军总
部、北方局、野战政治部、后勤部等各
路转移队伍。这些大多由非战斗人员
组成的队伍多达二千余人，还有八百
多头骡马和两百多副担子。相对于庞
大的机关来讲，身边的战斗部队除了
769 团的一个营外，仅有总司令部、野
战政治部和后勤部的三个警卫连，且
后勤部警卫连的主要任务还不是作战
而是看守重要资金和物资。至于八路
军总部为什么没有部队保护，这与共
产党人自创建武装力量以来的传统有
关。在长期的战争环境里，党中央和
军事首脑机关从来没有使用过多的兵
力进行警卫，党的领导人和军事将领
们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胆识，能够在
残酷的环境下应付复杂多变的局面，
中枢机关自身的战斗化很强。但是，
聚集在南艾铺村的八路军总部各单位
的非战斗队伍，在日军强大兵力的合
围面前还是显得战斗力太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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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5月 25 日，最危急的局面发
生了。

八路军总部机关的转移情况，日军
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掌握得十分清
楚，因为在八路军转移队伍的头顶上，
日军的侦察飞机飞得很低，而岩松义雄
派出的作战参谋就在飞机上直接指挥
合围作战。在日军飞行员的引导下，合
围圈逐渐压缩。

25日清晨，转移队伍出发没多久，就
遭到日军战机的轰炸。由于队伍过于庞
大，又没有防空武器，只好停下来等待黄
昏。但是，传来的情报显示，日军的合围
圈正越来越紧。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和
杨立三等人紧急磋商，最后决定立即分
散突围。

彭德怀和左权率领的突围队伍，很
快就遭到日军战机的追击轰炸和俯冲
扫射。缺乏战斗经验的机关人员跑来
跑去地躲避，大量的骡马被炸倒，物资
被丢弃得漫山遍野。下午 2时，日军“益
子挺身队”穿着八路军的军装，突然横
着插过来。左权立即命令总部警卫连
抢占山头，然后命令作战科科长王政柱
和两个参谋与彭德怀先行突围，由警卫
连连长唐万成带领一个排负责掩护。
彭德怀坚持要和机关一起突围，左权表
情十分严肃：你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员，
你的安全就是胜利，你必须安全出去！
这里由我指挥阻击！彭德怀上马后回
头望了左权一眼—他并不知道，此刻
竟是二人的诀别。

十字岭是向北突围的必经之路。山
坡上，八路军总部的转移队伍在日军的
轰炸和扫射下散成小股失去了控制。左
权冷静地指挥阻击作战，同时照顾着几
名年仅十几岁的女译电员和体弱的干

部，一面又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去寻找带
有机密文件的挑夫。他对坚守十字岭阻
击阵地的796团 1营教导员说：很多人还
在山下，如果这个山头丢了，后果不堪设
想！一定要坚持到底！只要还有一名同
志没出来，就不许撤退！此时，十字岭西
北的山垭口变成了一条生死线：只要冲
过垭口，就能跳出日军的火力封锁，进入
北艾铺的山沟。但是，这些由年轻的译
电员、党校的学员和教员组成的队伍行
进缓慢。左权似乎看出了大家的顾虑，
他大声喊道：不要害怕！冲过去，翻过山
梁就没事了！

一架日军的战机突然俯冲扫射，几
名年轻的译电员忙往核桃树下跑，左权
又大声喊：小鬼，不要怕飞机，要冲过山
口！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在左权身边
爆炸，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

头部中弹的左权躺在山路边，鲜血
染红了身边的荒草。他的右手还在腰
间的手枪上—那是 1935年 11月直罗
镇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军第 109师师长
牛元峰的战利品。

这是1942年 5月 25日下午 5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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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人员把左权的挂包、手枪、怀
表、钢笔等遗物交给作战科负责人，然
后把他的遗体移到十字岭东坡的一个
隐蔽处用树枝覆盖起来。

随后，警卫连官兵在附近乡村买了
一口棺材，再返回到左权牺牲处将他的
遗体就地掩埋。

晚上，彭德怀抵达距十字岭 15公里
处的一个小山村，在那里他得到了左权
牺牲的消息。很久以后，彭德怀对左权
的女儿左太北说：“你爸爸一定知道，那
次敌人打的第一发炮弹是试探性的，第
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还是来
得及的。可你爸爸为什么没有躲避
呢？要知道，当时的十字岭上正集合着
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
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
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
伍的无限忠诚。”

一心要为八路军报仇的百姓很快
送来一个消息：日军的“益子挺身队”准
备在祁县县城里大摆庆功宴。得到消
息后，彭德怀命令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
富精心挑选约 30名官兵，由参谋处参谋
刘满河带领，化装成各色人等，每个人
都身藏匕首，混进了庆功宴所在的大德
兴饭庄。当鬼子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
一声暗号，匕首纷飞，“益子挺身队”队
员当场全被刺死。

十字岭上的抉择
■王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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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远比小说神奇

李全是辽西边地肖家荒村人。他9

岁那年，也就是日本侵略者践踏东北的

第5个年头，在肖家荒村不远处发现煤

田。贪婪的侵略者四处抓壮丁，李全的

父亲和哥哥也没逃出魔掌。两年后，父

亲和哥哥被相继活活地折磨死了，主要

凶手就是小野及其儿子三郎。

复仇的种子，就在年仅 11岁的李

全心里生根发芽。一天，县大队在村里

临时驻扎，李全看到他们身上背着枪，就

去找他们借枪。

“这枪借给我吧，我要用它给亲人报

仇，亲手崩了小野父子。”说到这，李全流

泪讲述自己家遭遇到的不幸。

“你比枪也高不了多少，等你再长

长，立了战功，大队会给你武器的。”大队

长说。

李全闻听后跳起来：“这样说，我也

是游击队员啦！”

“咱们的枪支少，子弹也金贵。你得

先把本领练精，才有资格拥有武器呢！”

见李全眼睛睁得大大的，大队长便如此

这般地说了几句。

李全像吃了定心丸一般。从此，只

要有空他便用弹弓练瞄准，每天不把两

筐石子打完绝不收兵。先是在50米内

百发百中，然后100米……直至300米，

弹无虚发。

李全终于有了一支朝思暮盼的步

枪，真是与它形影不离，只要睁开两眼就

练瞄准，就是睡觉也搂着枪。不久，李全

便练就了指哪打哪的本领。

烽火少年在战斗中成长，本事越练

越精，贡献也越来越大。等到1945年夏

天，18岁的李全早就成了让敌人闻风丧

胆的英雄。

可正当县大队把拔掉肖家荒村据点

任务排上日程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降。这天晴空万里，县大队排着整齐的

队伍来到了据点前，命令道：“据点里的

日军，你们先扔出武器，然后出来受降！”

约莫过了二十来分钟，据点里面扔出

了枪支和弹药，然后在一个打着白旗的日

本兵的引导下，纷纷低着头走了出来。

李全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刀子一样

的目光从每个战败者的脸上刮过。“咦！

怎么不见那两个杀人魔王呢？”见鬼子们

都摇头，李全立刻飞奔到炮楼的后面去，

发现了炮楼最下面有个洞，便明白是怎

么回事了。

李全如踏着“风火轮”，风驰电掣般

地向前跑去，只十来分钟就看见了前面

跑着的小野父子。

他们还想顽抗到底！李全顺势摘下

枪，“叭”“叭”连放了两枪，小野父子俩顿

时都来了个嘴啃泥！

听到枪响，县大队长急得直跺脚：

“李全呀李全，你咋会违反纪律呢！”大

队里的战士也都为李全的不冷静而替

他捏了一把汗！按规定不能杀害没有

抵抗的敌人。

又过了两袋烟的工夫，却见李全押

着小野父子俩回来了。不少战士都揉了

揉眼睛，根本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明明听

见两声枪响，小野父子咋会没去西天呢？

原来，就在仇恨怒火从胸中往外喷

的时候，大队长在李全入党时叮嘱的话，

又在他耳边响起：“从今天起，你已是一

名共产党员了，做事要从大局出发，坚持

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冷静下来的李全，只得贴着小野父

子的头皮连放了两枪。已如惊弓之鸟的

小野父子俩，当子弹贴着各自的头皮飞

过后，早吓得瘫软在地，浑身筛糠。

“你这样做，才不愧为是一个合格的

革命军人。记住，练精打枪的本领不只

是为了报仇。”大队长兴奋地拍了拍李全

的肩膀。

亲手抓住杀人魔王，心愿了却了，李

全仰面对着瓦蓝瓦蓝的天空，流着热

泪。全体县大队队员都脱下帽子，为无

辜死去的父老乡亲默哀！

弹
无
虚
发

■■
韩

光 “嘀嘀嗒，嗒嘀嘀……”晨曦中，清
脆的军号声划破烈士陵园往日的安静。

吹号的是一个老人，烈士陵园附近
村落的人们称他为老杨。几十年过去
了，老杨每年都携带一把军号在固定的
日子来烈士陵园看望老战友。

多年前，老杨还是小杨，是新四军
某部的战士。

在一次围歼日军的战斗中，小杨担
任司号手。硝烟未散，小杨携带军号踏
上了被枪林弹雨洗涤过无数遍的阵地，
到达了指定的位置。

一颗手榴弹袭来，小杨迅速卧倒，
但他的头还是被手榴弹的碎片击中，血
流不止，来不及包扎。大概是战场上弥
漫的紧张气息，小杨额头上汗如雨下。
汗水渗进伤口，小杨疼得咬牙跺脚。战
友见状，立马匍匐前行到他身边，和小
杨同时看着对方……

战友从小杨手中抢过军号。“不

行……”小杨试图准备夺过军号，无
奈手不听使唤，没有力气。

战友一个转身迅捷地跑向高地，在
硝烟四起的战场上，一个英姿勃勃的军
号手，左手叉腰，右手持号，头一仰，吹
起让敌人战栗的号音。所有人冲出坑
道，战场上杀声震天撼地，攻击的帷幕
拉开。

突然，号声断了。那一刻，一切被定
格，世界变得安静了起来。小杨拼命地
喊他……只见战友那高大的身躯倒下
了，溅起一阵浮尘。过了一小会，不知道
谁又拿起了军号，吹起了那高亢的冲锋
号，一遍遍吹着，就好像吹着吹着能让战
场上那倒下的兄弟重新站起来一样。

在每年看望老战友的时光轮回中，
小杨成了老杨。再后来，那把军号也已
经无法吹奏了。他用嘴巴发出“嘀嘀嗒，
嗒嘀嘀……”

军号手
■张 琰

“露冷风凄，恸失全民优
秀之指挥；隆冢丰碑，永昭坚
贞不拔之毅魄。德怀相与也
深，相知更切，用书梗概，勒石
以铭。”这句话出自彭德怀为
左权撰写的墓志铭。

那天，彭德怀上马后回头
望了左权一眼。他并不知道，
那一刻竟是二人的生死诀别。

残酷的战争考验着每一
个人，也包括军事将领们。十
字岭是一个生死抉择之地，冲
过去就是生，停下来就是死。
彭德怀清楚，这位身经百战的
挚友不可能轻易被炸弹击中，
除非他自己选择停下。

当时间轮盘又将转向“9
月 3日”，回想起在抗日烽火中
那些奋勇杀敌、舍生取义的英
雄群像，我想到了“职守”二
字。关键时刻，坚守在十字岭
指挥阵地，不丢下一名同志是
左权的职守。少年李全为了报
仇，苦练杀敌本领，却没能手刃
仇敌。看似矛盾纠结的背后，
是李全明白除了练就“弹无虚
发”的本领，服从纪律听从指挥
也是自己的职守。

忠于职守就是忠于党、忠
于人民、忠于使命。当嘹亮的
冲锋号响起，忠于职守的背
后，就是一往无前，是胜利，是
英雄。

本版插图：李 振

职
守

■
郑
茂
琦


